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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贸易增长基础很扎实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钟飞腾 
 

    据中国海关数据，2020年 1-8月，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 4165.5亿美元，超过中国-欧盟双

边贸易额近 160亿美元，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之际，中

国东盟贸易逆势增长，不仅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也助推“双循环”新格局发展。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此后，欧

盟和美国长期占据着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只有中国-欧盟、中国-美国

贸易额的六成。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 1 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

面启动，次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达到中美贸易额的 80%。

2018 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迅速增长。2019 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当年中国东盟贸易额为 4.4万亿元人民币（中美贸易额为 3.7万亿元人民币）。而

且，中国从东盟的进口额首次超过中国从欧盟的进口额。由于英国“脱欧”，在统计意义上，东

盟在年初即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 

    从贸易形态上讲，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价值链贸易正在激增。尤其是包含集成电路在内的机电

产业，中国和东盟之间形成新的供需关系和网络。今年上半年，我国自东盟进口集成电路 2268.1

亿元，增长 23.8%，对东盟出口集成电路 896.8亿元，增长 29.1%。集成电路进出口贸易活跃，拉

动我国与东盟贸易增长 3.2个百分点。 

    从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来看，2020年 1-8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激增，中国与越南的双边

贸易额贡献最大，达到 1112亿美元，超过第二位马来西亚 312亿美元。中国东盟整体贸易增速同

比增长 3.8%，而中国越南双边贸易额增速达到 13.4%，位居第一。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贸易主要是

基于中间产品（零部件）的价值链贸易，越南起到的实际上是一种二传手的作用，即中国企业或

者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将原本直接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加

工之后再出口到欧美。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东盟作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上述贸易形态

还会延续和发展下去。国际经济学界在计算潜在的双边贸易额时，发现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

和距离（地理和文化、语言）因素，还有贸易壁垒等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贸易越来越呈现出

价值链贸易的特点，地理和文化因素将更加突出。 

    东南亚依然是承接产业转移和东亚经济深度融合的枢纽地区。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东亚

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 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跨国公司利用日元升值优势，

同时也考虑到美国打贸易战的风险，大规模向东南亚以及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由此推动东南亚和

中国沿海区域快速融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到目前，放眼全球，依然很难找到像东亚一样适应制

造业分工的劳动力条件。 

    有人担心东盟容量有限以及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难以支撑这种贸易形态长期发展。以越南为

例，假设越南 7%的经济增长未来仍可持续 10年以上，那么到 2030年人均 GDP也才 5000-6000

美元，不到中国今天人均 GDP60%，因而中国往越南产业（更多是生产工序）转移仍可持续数十

年。而且，越南与中国、日本、韩国地理上非常接近，文化上又有近缘关系。事实上，越南吸收

的外资，也主要是韩国、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然后才是欧美地区。 

    此外，与传统的东亚制造、欧美消费不同，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很多城市人均 GDP 超过 2 万

美元，并且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沿海地区、韩国、日本也将成为类似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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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消费市场，这将进一步整合东亚地区的内部市场，使得包括越南在内的东亚成为推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主要区域。 

    当然，也有人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生产工序转向越南等地，这种贸易形态会不会对中国自身

产业发展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带来挑战。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东亚区域内进行产业转移的主

体是企业，主要是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遵循市场原则形成的。即使一些跨国公司将一些生产工序

转移到了东南亚，中国依然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不仅是主要的制造业原料和零部

件来源，而且很多工序在中国完成设计，只是某些加工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境外。其次，中国也是

产业转移过程的一个主动参与者，如何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寻找新的、附加值更高的增长点，是问

题的关键。目前，中国与东盟加深贸易和供应链合作是应对新冠疫情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确

定性的重要途径。 


